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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序 走出南方

我是因为远在美国的那个小个子福克纳而喜欢上南方

的。这对于一个出生于南方、祖宗十八代都是南方人的我

来说，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。但是确实如此，福克纳的文

字使我坚定了做南方人的信心。

南方于我，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，那里的树木零

乱不堪，阳光里全是腐败的气息，泥巴沾满人们的双腿，

有时要沾上好几天，一块一块地像鱼的鳞片。更多的时

候，热浪扑人，苍蝇飞舞，水潭里的落叶正以高于北方五

倍的速度腐烂。这种景象一直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，我记

住她，但是还没有确定爱她。她仅仅是一个我不得不接受

的生存环境。我甚至还为这块我生存的地方曾经被叫做

“南蛮之地”而感到害羞。

屈原和沈从文的出现，使我对她开始有了好感。他们

感时伤怀的情绪像瘟疫一样传染给我，使我顿时觉得南方

大有作为。那时候我已经能够真切地体会到南方灼人的气

息，所有的东西，包括故事都在这种易于使物体变质的气

候中发酵。我在气候中通体发热，甚至光亮。在如此美丽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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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如此恶劣的环境中，我的身上经常长出小块的红斑，它

像灿烂的花朵开放和凋谢。中医认定，这是内热的结果。

内火一热，头脑跟着膨胀，幻想和错觉像青草蓬勃生长。

写出来的东西就像是高烧四十度的人吐出来的胡言乱语。

这常常使我不够自信，要到地球的经纬线上去寻求确认。

福克纳一下使我自豪起来。这个一辈子都在写美国南

方的作家，把自己当做一头牛，永远拴在“约克纳帕塔法

县”这根木桩上。他密集的文字，把南方一网打尽，就是

老人河的一声叹息，就是因为想女人，男主人公快要绷开

的胸前的第二颗纽扣，他都没有放过。夕阳像天边堆着的

一堆尚未燃尽的煤渣，疲倦的目光像脱离水龙头的水，在

它离开水龙头之后，再也不和水龙头有什么联系。走进一

幢木楼的某个人物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于是变得像是自

己在跟踪自己。这不正是我的南方吗？那个水气淋漓、雾

霭缭绕、需要福克纳情感饱满的繁琐的文字覆盖的南方。

事实上，已经有人概括了“热带写作”，他们把生活

在热带的作家一一开列出来，那是一大串能够立即把文学

爱好者吓倒的名字。这和我多年前的直感不幸吻合。对于

我来说，热带其实就是我的南方。她火热、潮湿、易于腐

烂，到处都是风湿病和矮个子，鬼魅之气不时浮出民间。

他们对洁白，比如大雪，充满向往，对冷空气异常敏感。

因为个头的矮小反应机敏之外，还容易在这种温热之中堕

落和腐败，就像水潭里的枯枝败叶。

但是无论是沈从文或者福克纳，他们都不是用南方的

风景去打动读者。拨开他们像荒草一样的文字，你会看见

一种被称为人性的东西慢慢地浮出来，抓住我们的心灵，

使北方和南方一起感动。这就是为什么沈从文写湘西却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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漂洋过海、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法县却能在中国找到市

场。心灵就像水，水与水相连。过去的远方的一次心动，

也许会在我们的今天，我们的这个地方，产生最强烈的回

响。这种回响，使我慢慢地从南方的地域脱离出来，更多

地去关照人们的心理活动。这已经没有南北之分，就像随

着空调机普遍的使用，无论是北方或者南方，我们时常都

处在一种恒温之中。

作 者

����年�月�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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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为什么没有小蜜

米金德穿着一件白净的短袖衬衣，低头站在普超的办

公桌前说，我只不过是伸手在小元的胸前比划了一下，就

像这样比划了一下。米金德举起右手，五根蒜白一样的手

指做出一个碗状，倒扣在自己的胸膛就像倒扣在小元的胸

膛那样比划了一下，然后偷眼看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普超。

普超直着脖子，板着一副冻猪肉一样的脸盯着米金德。米

金德感觉到一股冷气迎面扑来，于是迅速地低下头，说她

想得挺美，她说我碰了她，我根本就没碰她。你也知道我

跟她不是没有开过玩笑，怎么这次就当真了？如果你相信

她的鬼话，我可就冤死了。

普超从鼻孔里喷出一声冷笑，拿起一支铅笔敲打着桌

上的一大摞文件说，知道这在外国算怎么回事吗？米金德

摇摇头说，这能算什么呢？普超说这要是在国外，就是性

骚扰，可以给你定罪的。米金德抬起那张委屈的脸说，可

是我并没有碰到她。普超说如果你没碰到她，她怎么会告

你？人家还是一个姑娘，如果你没碰她，她会告你吗？她

难道就不要名声了吗？米金德说可是⋯⋯还没等米金德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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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可是”完，普超就把手上的铅笔重重地摔到桌上说，你

就不要“可是”了，有本事你到外面去找，干吗要调戏自

己的同事？米金德急得张大了嘴巴，说我是乌龟王八，如

果我调戏她的话。普超的身子往后一靠，跷起二郎腿，说

你就不要狡辩了，我可不喜欢跟我顶嘴的部下。

米金德的脑袋像是被棍子敲了一下轰轰地响着，甚至

还有一点火冒金星。他的双腿不自觉地摇摆起来，声音慢

慢地调低。他说你让我不说，我就不说，但是我真的没有

碰她。普超被米金德说得有点烦了，搁在扶手上的巴掌一

撑，呼地站起来，拉开架势准备跟米金德发火。突然，办

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了，普超和米金德同时扭头看着门口，

他们看见小元站在那里，像是要把什么事情带进来。米金

德对着小元像死鱼那样翻一个白眼，扭头看着普超。普超

脸上的怒火在小元的注视下跑得一干二净，甚至还出现了

漫无边际的微笑。但是他似乎意识到了米金德的存在，把

刚刚露出来的正在向四周扩散的微笑强行地收回去，就像

把刚刚借出去的钱收回去那样。

普超对着门外的小元招手说，你来得正好。米金德对

普超说，既然小元来了，你是不是可以问问她，我到底碰

没碰她的胸口？小元走进来，目光在两个男人的脸上打扫

一遍，说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普超没有理会小元，提高嗓

门对米金德说你碰了。米金德说，你能不能让小元自己

说？普超说，干吗要她自己说？我说就等于她说。我说你

碰了你就碰了。米金德无奈地低下头，站在那里一动不

动。普超坐回椅子里，说看来你还不太服气，小元你跟他

说吧。小元故作惊讶地说，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。普超拉

过小元，让她坐到自己的膝盖上，双手把她搂住。小元缩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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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缩脖子，嘻嘻地笑着。普超把嘴巴凑到小元的耳朵上

说，你说，他到底碰没碰你？小元说，碰了。

米金德的脸刷地惨白，脑袋又轰地炸开。他怎么也想

不到小元会在大白天里说假话，他更想不到小元竟是普超

的小蜜。既然他们是这种关系，那我还有什么话可说？米

金德顿时觉得自己的身子像有水抬着浮了起来，就像宇航

员那样浮了起来。他一抬脚，身子轻飘飘地转过去。在米

金德转过去的一瞬间，普超发现了他脸部的细微变化，那

是一种不服气的表情。普超对着米金德的背影说，米金

德，就这么回事，不要想不通。你都看到了，小元是我的

朋友，今后你对她不要太过分。米金德不用回头就想像得

出普超搂着小元的那副得意嘴脸。他恨透了普超那种居高

临下得意洋洋的腔调，快步朝门口走去，但是就在他快要

跨出门口的瞬间，身后响起了普超和小元的哼哼声。这种

发情的声音使米金德不得不回头看着他们。他看见小元像

一个孩子被普超紧紧搂着，他们的嘴咬在一起。米金德突

然感到脊背一阵发凉，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他轻声地

说，我什么也没看见，即使我看见了我什么也不会说。

说完，米金德跑下楼梯。

米金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坐到他差不多坐了十年的

那张破椅子上。那张椅子在他坐下来的时候很不争气地摇

晃起来，还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。这种声音在寂静的办公

室里显得十分嘹亮，所有的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。只

有坐在他对面的朱子良，对他的椅子声无动于衷。因为他

正戴着一副老花眼镜，盯着他手上那只从来都没响过的呼

机拍打着，似乎是要从那上面拍出一条让他振奋的消息。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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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事们怪异的目光把米金德的脸都看红了。米金德竭

力控制住椅子的响声，但是他愈想控制椅子就响得愈厉

害。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像装了发动机那样颤抖不

已，而且连牙齿也像搁在雪地里那样格格地敲打着。米金

德想，今天我是怎么了？他正这么想着，一个声音从办公

室的角落砸到他的头上：老米，你安静一点好不好？这个

声音在米金德的身上加了一把火，使他的身子抖得更厉

害。他抬头对着角落很歉意地一笑，说对不起，我不是故

意的。我有点不舒服，但很快就会好的，给我几分钟，我

就会安静下来，很快就会安静下来。米金德絮絮叨叨地，

说话的声音愈来愈轻，但是他的椅子却愈来愈响，就连朱

子良也被他的声音弄得心神不安。

朱子良把头从呼机上抬起来，脱下老花眼镜，眯起他

的小眼睛看着米金德说，小米，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？要

不要到医院去看看？米金德摇摇头轻声地说，没事，待一

会就好了。朱子良说那你站起来试试，只要你的屁股离开

椅子，它就没办法响了。米金德双手撑住桌子站起来，椅

子的响声消失了，但是他的身子却抖得更厉害，仿佛再这

样抖下去他的身子也会发出响声似的。有人建议老朱，你

还是带他到医务室去看看吧，你看他的脸，白得都像一张

纸了。在大家的怂恿下，朱子良很勇敢地站起来，把手里

的那个呼机别到腰带上，扶着米金德往外走。

走出办公室，米金德找一张石凳坐下。朱子良说，你

怎么不走了？米金德说老朱，你都快退休的人了，我怎么

好意思让你扶着我走。朱子良说，这有什么？谁敢保证自

己不生病？米金德说我没生病，我只是感到有点冷。朱子

良说，大热天的感到冷那不就是病吗？米金德说你让我坐�

公

牛
书

系



一会吧，坐一会我就好了。朱子良说，你真的没事吗？米

金德说没事。朱子良伸手在米金德的额头上摸了一把说，

那你先坐一会吧，我得弄弄我的这个呼机。

朱子良坐到米金德的旁边，把别在腰带上的那个呼机

拿出来继续拍打着。米金德慢慢地平静下来，血色回到他

的脸上。他说老朱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。朱子良停止对呼

机的拍打，好奇地看着米金德问，什么秘密？米金德说我

不敢说，除非你向我发誓。朱子良说连克林顿都没什么秘

密了，你还有什么大不了的秘密？米金德说这绝对是一个

秘密，说出来可不得了。朱子良说那你说出来听听。米金

德摇摇头说，我怕你会说出去。朱子良说我发誓，如果我

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就让车撞死。米金德说老朱，你怎么发

这样的毒誓？万一你漏嘴我可负不起责任。朱子良说，怎

么会让你负责任？我不说出去不就得了。米金德说你会说

出去的，这个秘密除了我谁都会说出去。朱子良说小米，

你就那么不相信我？米金德说老朱，我不说给你听是为了

你好，有时候知道得越多人越累，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。

朱子良举起手里的呼机说，小米，如果你不相信我，那我

先说一个秘密给你听。听完我的秘密，你再把你的秘密告

诉我。米金德说你的什么秘密都不会超过我的这个秘密。

朱子良笑了一下说，那不一定，知道这几天我为什么不停

地摆弄这个呼机吗？米金德说不知道。朱子良说我跟一个

女人好上了，她答应这几天呼我，直到现在她都还没呼

我，所以我一直担心是不是我的呼机出了毛病？米金德的

眼珠子被朱子良的这个秘密撑得快要爆裂了，他惊讶地看

着朱子良，看了好久才憋出一句话来，老朱，你有外遇

了？朱子良点点头。米金德说老朱，你怎么就有外遇了？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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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子良说，我怎么就不能有外遇了？

这时朱子良手里的呼机突然狂声大作。他看一眼呼

机，飞快地从石凳上跳起来喊道，小米，是她的传呼，她

呼我了。米金德看见朱子良满嘴巴的笑声，他笑着跑进办

公室去复机。他一边跑，手里的呼机还一边响。

米金德在冰凉的石凳上坐了一会，发现自己的身子已

不再发抖。这时他感到肚子里憋着的那个秘密像火一样烧

起来，他想我得找个人说说。他抬头看看办公室的门口，

朱子良进去之后就没再出来，四周一个人也没有。米金德

从石凳上站起来走进车棚，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。一出院

门，他就像踩什么仇人那样拼命地踩着他那辆破烂不堪的

自行车上了马路，车子在他的脚上飞了起来，他的额头上

很快出了一层汗珠。但是他一心只想找个人说说，根本顾

不上抹一下额头上的汗。他的车子从一辆又一辆自行车旁

边飞过，穿过东城区，绕过朝阳门，来到一座大厦前，一

口气跑上三楼，冲到一个大办公室门前，对着里面叫了一

声：赵然。

办公室里的人全都抬起头，他们看见米金德的衬衣已

经湿透，头发上挂着豆子一样大的晶莹剔透的汗珠。他的

脖子梗着，胸腔起伏着，嘴巴开合着，像是离开水的鱼，

想说什么但又卡在脖子里说不出来。赵然紧张地跑到门边

说，出什么事了？米金德把赵然拉到走廊上，伸了伸脖

子，很神秘地说，我看见了，我全都看见了。赵然说，你

看见什么了？米金德说我看见普超了。赵然说，普超？不

就是你们单位的那个头吗？米金德点点头。赵然说，你不

是天天都看见他吗？米金德说我不是看见他，我是看见他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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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小蜜了。赵然说，你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，就是为了跟

我说这个？米金德说我再不说出来，肚子就要爆炸了。赵

然说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你真是无聊透顶。米金德说

关键是他们就在办公室里，就当着我的面亲嘴。赵然说，

他就不怕你说出去？米金德说所以我就跑过来跟你说了。

赵然说，跟我说有什么用？你要跟你们单位的人说。米金

德说我差一点就说了，如果朱子良的呼机不响，我就说出

来了。后来我一想当时幸好没说，要不然他会怪罪我的，

那我在单位就没法混下去了。赵然说，那你还说他干吗？

你就只当没看见，这年头男人有一个把小蜜有什么值得大

惊小怪的？米金德说，你也这么认为？赵然说，难道不是

吗？米金德说可是有很多男人都没有。赵然笑笑说，那都

是一些像你一样没有本事的男人。米金德说原来你也这么

认为，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？赵然说我是开玩笑呢，你真

是无聊，没事就早点回家，路上小心。

赵然说着转身走向办公室。米金德尾随她走了几步，

说也许他就知道我不敢说，才敢当着我的面跟他的小蜜亲

嘴。赵然说算你还有自知之明，你以为这是什么伟大光荣

的事情吗？他这是看不起你，谅你不敢说他，根本没把你

当回事。米金德恨铁不成钢地在自己的脸上扇了一巴掌，

说他妈个巴子的，不就有个小蜜吗，怎么就那么看不起

人。

不知道是不是炎热的天气作怪，反正自从米金德看见

普超的那一幕之后，他就一直躁动不安，觉得普超在欺负

他，心理一直都不平衡。他突然想去见一个人，但是他的

手头没多少钱。他的生活一直都是赵然安排着，所以他基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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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不知道赵然把钱放在什么地方。赵然还没下班，米金德

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找钱。他打开赵然专用的那个柜子，

里面除了化妆品没有他要找的东西。他拉开衣柜，把赵然

那些挂着的衣服的口袋全掏了一遍，还是没找着他要找的

东西。他想她会把那东西藏在哪里？他的目光落在书柜

上，心里掠过一丝窃喜。他打开书柜，翻开赵然经常看的

那些书，翻一本丢一本，很快沙发和地板上堆满了他翻过

的零乱的书籍。

下班后的赵然突然推门进来，米金德被推门声吓了一

跳。他下意识地缩缩脖子。赵然的目光落在米金德的脸

上。米金德感到她已经把自己看穿了。米金德说，你把存

折放在哪里？赵然说，你找存折干吗？米金德说我的一个

同学病了，我去看看。赵然说你别把书弄乱了，钱怎么会

放在书柜里。赵然换了鞋走进卧室，从里面拿出一本存折

递给米金德，说家里没钱，你自己拿存折去取吧。米金德

接过存折说，那我走了。赵然说你走吧。米金德走出家

门，赵然把那些散落的书一本一本地放回书柜。

米金德肩膀上扛着一大盒酸奶急匆匆地在楼梯上爬

着。他爬到六楼的一扇门前，把酸奶从肩膀上放下来，喘

了几口粗气，伸手在门铃上按了一下。铁门咔哒一声，一

位正在往横里长的中年妇女把门打开，好奇地看着米金

德，说你找谁啊？米金德说王微，你不认识我了？王微张

大嘴巴，说原来是金德，我们差不多十年不见面了，我都

不记得你长什么模样了。王微的身子从门框里让开，说快

进来吧，金德。米金德抱起那盒酸奶走进去。王微说来就

来了，还买什么东西，你太客气了。米金德说这是你最爱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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喝的酸奶，我记得你最爱喝酸奶了，一天能喝好几瓶。王

微咧嘴一笑，说你还记得我喜欢喝酸奶，真是的。我什么

也不记得了。

王微兴奋地搓着双手，不停地跺脚，不知道如何是

好。她说金德，怎么突然想到来看我了？米金德说也不知

道为什么，突然就来了。王微说你来得正好，我连一个说

话的人都没有。米金德撕开那盒酸奶，把一根吸管狠狠地

戳进塑料奶瓶递给王微，说喝吧，我最喜欢看你喝酸奶

了。王微接过酸奶喝了起来，只一会工夫就把那瓶酸奶喝

光。米金德接过那个空瓶，又用吸管戳破一瓶新的递给王

微。王微接过酸奶歉意地一笑，说我真能喝，都这么大

了，还像个孩子喜欢喝酸奶。哎，金德，你的记性真好，

好多同学都不记得我爱喝酸奶了，你还记得。

米金德嘿嘿地笑了一下说，我一直都惦记着你，听说

你离了？王微说早离了。米金德说，听说是因为他不能让

你怀孩子？王微把吸管从嘴里拉出来，说谁跟你说的？米

金德说同学们都这么说。王微坐到沙发上拼命地喝着酸

奶，喝到最后空瓶里发出嚯嚯的声音。米金德说，要不要

再来一瓶？王微把空瓶丢到茶几上，说同学们都知道了

吗？他们是不是在笑话我？米金德说没有人笑话你，大家

都很同情你。王微说我过得很好，不需要他们同情。米金

德坐到王微的对面，拿起王微丢在茶几上的那个空瓶子捏

来捏去，说我老婆一直不想生孩子，我让她打了三次胎。

每打一次胎她就骂我是一头公牛。王微撇一下嘴巴，说算

了吧，金德，你也能算是一头公牛？公牛我见多了，如果

你是一头公牛，那也骟过了。米金德说王微你别把人看扁

了，你怎么知道我是骟过的？王微突然大笑起来，手在空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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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不停地打着，说金德，你真幽默。米金德看着王微嘿嘿

地傻笑。笑了一会儿，米金德说我的顶头上司跟我的一个

女同事好上了，有一天我在那个女同事的胸口比划了一

下，他就拿我去饱饱地训了一顿，而且还当着我的面跟那

个女的亲嘴。王微说，你们的领导怎么这么坏？米金德

说，你说他这是不是欺负人？王微说当然是欺负人啦。米

金德说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王微说如果我是你，我就去

把那个女的夺过来。米金德摇摇头说，你把我当什么人

了？王微说你不是那样的人，那你为什么要在她的胸口比

划？米金德说平时我们喜欢开玩笑，她还摸过我的头呢。

她能摸我的头，我为什么就不能那么比划一下？王微哈哈

哈地大笑，说既然是开玩笑，你还那么认真？米金德说关

键是她把我给卖了，她跟领导说我摸了她的胸口。王微

说，你摸了没有？米金德说绝对没有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

王微说那你就找个机会真摸她一下，这样你的心理就平衡

了。米金德说他们都已经好上了，我怎么还敢摸她？王微

说那你认了呗。米金德说我可真冤啊。

他们正聊着，屋角的电话响了。王微走过去接了一个

电话，然后走回来站在米金德的面前说，哎，金德，你看

看，我是不是胖了？米金德说这样不是更有弹性吗？王微

把手举过头顶，在米金德的面前转了一圈，说别开玩笑

了，你说我是不是胖得很难看？米金德偏着头看了一会儿

王微，说你的衣服很宽松，我看不出来。王微转身朝卧室

噔噔噔地走去，说我买了好多高档服装，现在都窄了，你

帮我看看。

米金德的目光跟着王微走进卧室。王微没有掩门，当

着米金德把那件宽松的衣服脱下来，光着身子在衣柜里找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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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装。米金德的眼睛被王微白晃晃的身体一下照亮，就连

卧室也亮堂起来。米金德扑到门边望着卧室，嘴巴不停地

做着吞咽状，像是很饥饿的样子。王微拿起一条裙子，挡

在自己的胸前，转过身对着米金德说，这件怎么样？你帮

我看看，这条裙子怎么样？米金德手扶门框把头伸进卧

室。王微说你进来看吧，别站在那里像一头长颈鹿似的。

米金德缩了缩脖子走进卧室，站在王微的面前看着那条裙

子说，不怎么的。王微把裙子拿开，挂到衣柜里，又弯腰

在里面找着。这时米金德的眼珠子快要跳出了眼眶，他睁

大眼睛在王微的身上扫来扫去，说我怎么也想不通，这么

好的身体，怎么会怀不上孩子？王微从衣柜里又拿出一条

裙子，在胸前比划着说，这条呢？这条裙子怎么样？米金

德答非所问，说这么好的身子怀不上孩子，问题一定出在

男人身上。王微说讨厌，到底怎么样？这条裙子。米金德

说挺好的。王微把裙子套在身上，在穿衣镜前转了两圈，

自己觉得也挺满意，就从卧室走了出去。

米金德跟着她走出来，说王微，我们能不能聊聊？王

微说我们不是正在聊吗？米金德说他们都有小蜜，就连差

不多退休的朱子良都有小蜜。我老婆说现在的男人有一个

把小蜜算不了什么，她说只有像我这样没本事的男人才没

有小蜜。王微说如果我是你，就找一个给他们看看。米金

德说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人家有，我为什么不能有？王微说

那你找一个呗。米金德用手从身后搂住王微，说你在没有

试装之前，我一直不知道找谁。但是刚才你一试装，我就

下定决心要找你。王微被米金德的这个举动逗得大笑。她

把米金德的手拿开，说别说笑话了。米金德被王微拒绝之

后，脸像涂了红墨水突然全红了，就连脖子也没有白的地 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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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。他支支吾吾地说我不是说笑话，我是真的，你不知道

我说出这句话来费了多大的力气。王微说这也太快了吧。

王微坐在沙发上，米金德低头坐到王微的对面一声不

吭。王微说，生气了？米金德说王微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

别可笑？我这样做，你会不会看不起我？王微说我们已经

十年不见面了，我只是感到有些突然。米金德说你不会笑

话我吧？王微说怎么会呢？哎金德，你能帮我办件事吗？

米金德说，什么事？王微说你能不能帮我妈找一份工作？

米金德略略有些惊讶，说你妈还没退休吗？王微说退了，

但是她不服老，认为她还能工作。米金德说，她是干什么

的？王微说她干了几十年的校对，她一看见错别字就想工

作。米金德说这得找找出版社或报刊社，看看他们需不需

要校对人员。王微说我一个单身女人，求别人不太方便，

我怕他们误会。米金德说你要是去求他们，他们肯定会有

想法，你就别去求他们了。王微对着米金德抛了一个媚

眼，说那这事就拜托你了。米金德说我帮你试试。

米金德拿着王微母亲的简历和照片跑了好几个单位，

找了一大串朋友都没有为她老人家找到一份工作。米金德

感到很失败，没脸去见王微。他坐在办公室里拿着一沓别

人散发给他的名片无聊地翻阅着，想我真没本事，这么一

点鸡毛蒜皮的事都办不成，王微一定不理我了。但是像是

有什么感应似的，米金德的呼机突然响了起来。他低头一

看，竟然是王微的传呼。他拿起话筒给王微回了一个电

话。他说王微，真对不起，我没给你妈找到工作。王微说

我呼你不是这个意思。米金德说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王微说

今晚我想去做美容，你能不能陪陪我？米金德说就是打着��

公

牛
书

系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